
记者 王辉

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到了，屈指算来，
我从事新闻采访工作已有 15个年头，采
访中遇到酸甜苦辣咸是外人难以理解
的。其中一次采访，几名不明身份的男子
跟踪阻挠我采访不说，还抢夺我的物品，
甚至向我挥拳。

那是 2012年夏，市郊一处建筑工地
发生塔吊吊臂坠落事故，我接到报料后迅
速赶到事发地点。当时，建筑工地的大门
紧闭，周边环境无任何异常迹象。采访经
验告诉我，想叩开工地大门入内完成采访
恐怕比较困难。于是，我决定先外后内，
采取迂回包抄的策略完成采访。

外围采访被跟踪

我先向这家工地外围居住的居民了
解情况，受访居民纷纷向我描述事故发生
前后的所见所闻，外围采访顺利完成。就
在我站在工地墙外，观察一段倒塌的工地
围墙时，无意间发现一名中年男子（下称

“中年人”）一直尾随在我身后。
当我踩着倒塌的围墙想进入工地时，

“中年人”厉声问：“干啥哩？”我随口应答：
“看稀罕事儿哩。”

“这是工地，走吧！这儿没有啥稀罕
事儿。”“中年人”说。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只好暂时远离工
地，来到工地大门口一家水果摊旁，从挎
包中掏出笔记本悄悄记下一些采访内
容。这时，“中年人”依然尾随我来到水果
摊旁继续监视我。

为了避开对方，我转身来到附近一家
卖面条的摊位前，向女摊主了解工地发生
事故前后的一些见闻，这时又有一位青年
男子靠近我问：“你是干啥的，在这儿转来
转去？”我漫不经心地搪塞对方：“没事儿，
在这儿转着玩呢。”青年男子听后，冲着卖
面条的女摊主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
说。”说罢扬长而去。

深入采访遭威胁

从外围详细了解事故的情况后，我来
到工地大门口向看门的师傅表明身份欲
入内采访，看门师傅称，工地领导不在。
我要求进入采访事故发生期间的亲历人
员，同样遭到拒绝。为了完成采访任务，
我向看门师傅求情，请求对方放行，让我
入内进一步了解事故现场的情况。

这时，十几名壮汉一拥而上围到我面
前，为首的大个子男子满脸怒色地质问
我：“你想干啥哩？”

我表明记者身份并说明来意。“大个
子”一听不耐烦地说：“有啥可采访的，工
地在正常施工，啥事儿也没有，赶紧走吧，
再不走不客气了。”

无奈，我只好回转。临走时，我掏出
手机试图拍下工地的门头招牌。谁知，刚
一掏出手机，“中年人”一个箭步冲到我面
前，一手抢夺我的挎包，一手争夺我的手
机，同时气势汹汹地威胁道 ：“你敢拍，收
拾你，把你的手机砸了！”

我连忙收起手机说：“不拍了，不拍
了。”当即转身离开，“中年人”在身后再次
威胁：“小心点儿，我知道你家住哪儿！”

此次采访，虽然没有危及到我的人身
安全，却严重干扰了心绪，直到写稿时依
然心绪难平，最后在一位同事的鼓励下顺
利完成稿件。次日，平顶山晚报以《塔吊
吊臂高空坠落》为题刊发了上述事件。

记者 丁进阳

做记者本就不是轻松的职
业。记者节里谈辛苦，虽然有点
矫情，却是实际情况。特别是碰
上出差采访会更辛苦，可能还会
受点委屈，也许在别人看来，这是
个美差，吃喝拉撒照顾得面面俱
到。那我就讲讲前不久刚刚结束
的省运会采访经历吧。

每天挤公交赴赛场

省第十二届运动会于9月 19
日至 29 日在焦作举行。我和大
部分记者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奔
赴盛运现场进行采访报道。

省运会的大部分比赛都在焦
作新城区的体育中心举行，记者
的驻地在老城区，距离比赛地点
有十多公里。大赛组委会没有提
供前往比赛场地的大巴车，有条

件的记者带车去，而我每天就得
挤公交。唯一给我安慰的是带着
记者证坐公交免费。

从居住的宾馆步行近一公里
到公交站牌，坐上拥挤的公交车
还要走半个多小时，遇到堵车更
是急人。有时候时间紧迫，只能
打出租车了。那时候就有点怀念
我的小电车了。市体育局小尤也
觉得不好意思，说出来干活还得
让自己掏腰包。我笑了笑说：“出
门在外，就别计较太多了。”

焦作新城区体育中心规模挺
大，各场馆间有一段距离。我是
文字记者，各个场馆转着看比赛
还算轻松，可是苦了摄影记者，背
着沉甸甸的摄影包累得满头大
汗。

看台上，三番五次被人撵

都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我从

没感觉到这种优越感。在采访省
运会游泳比赛时，我深受委屈，在
看台上多次遭到工作人员的驱
赶。

省运会游泳比赛场馆里面分
一般看台区和贵宾看台区。一般
看台区看比赛倒是没问题，但进
入比赛场地采访比较困难，而贵
宾看台区可以直通比赛场地。起
初，我并不了解情况，前去采访看
到有媒体入口，但门一直紧闭，根
本没有开放，我就试着从运动员
入口和裁判入口进，结果遭到了
拒绝，只得从观众入口进入。当
看到我市选手夺冠时，我急忙去
比赛场地采访，但一直找不到进
入比赛场地的合适通道。此时，
我发现贵宾看台区有不少空位
置，而且可以直接进入比赛场
地。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通往这
个区有一个秘密通道，可以避开

门口的保安及志愿者。我若无其
事地来到贵宾区坐下，其实心里
挺忐忑。第一次坐到贵宾区，顺
利到达比赛场地采访到了我市的
夺冠选手。第二天我如法炮制，
结果被工作人员告知我没有资格
坐那里。“这座位闲着也是闲着，
为什么不让坐？”我和他们理论，
但也无济于事，只得离去。

之后，我多次尝试到贵宾席
就坐，但总是迅速被工作人员盯
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记
者证带子是绿色的，贵宾都是红
色的，一目了然。好在，我知道
了那个秘密通道，看到有我市选
手夺冠，我就会匆匆赶过去。

“嗨！在焦作待了十来天，美
吧？去云台山没？风景不错吧？”

“当记者就是好，能到处转转。”回
来后，朋友见我总是这么问，我只
是笑笑，“恩，是不错，挺美！”

记者 胡耀华

在常人眼里，做记者是个风
光体面的活儿。但依我看来，记
者有时就像侦察兵。为把鲜活的
东西和事件真相及时准确地呈献
给读者，有时不得不乔装打扮或
冒险行动。

乔装打扮，多数是对一些负
面事件的采访，为了能顺利完成
此类采访任务，不得不以“另类”
的身份进行采访。这“另类”的
身份其实很简单，就是遇到什么
事儿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记得
2006年 11月的一天，鲁山县某镇
发生森林大火，该县随即组织人
员前往扑救。为了尽快赶到现
场，发回报道，我乘坐鲁山县公

安局的车辆于11月 13日下午4时
许赶到距离火灾现场 10 余公里
的山下。没有想到的是，当有关
人员得知我的记者身份后，不让
我进山，并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此时，扑火人员利用山中便道，
已经有组织地坐上了通往山上
的车辆。我见此只好以返程为
由，趁相关人员不备，悄悄进
山。但上山的路太远了，直到天
黑，我也没赶到火灾现场，只能
远远看到山上突起的火焰。没
办法，我只好原路返回。然而走
着走着，天色彻底黑了下来，我
借着手机亮光，深一脚浅一脚地
向山下摸去。直到晚上 9 时许，
才艰难地来到大路上。幸运的
是，有一辆政府的救火指挥车恰

巧返程，于是假冒灭火人员的身
份，趁车回到了镇上。翌日一大
早，在一位好心人帮助下，我租
了一辆两轮摩托车，装扮成灭火
人员的模样，这才顺利地来到了
失火地点，见证了大火过后树木
被毁的沧桑。2006年 11月 15日，
平顶山晚报图文并茂地报道了
这一事件。

如果说上面的山林着火令人
难忘，那么下面的经历更让人刻
骨铭心。2007年8月2日，一名19
岁的女游客在鲁山县某景区玩耍
时突遭暴雨袭击，与家人失联。
当地民警和景区工作人员先后派
人前往寻找，但始终杳无音讯。8
月4日上午，我得知此事后迅速赶
到该景区采访，但遭遇门卫阻拦，

以当天景区有事不接待任何游客
为由拒绝我进山。我亮明身份要
求采访，结果对方一听是记者，立
即一个电话叫出几名男子守在门
前。见此，我决定顺河道绕开山
门进山。之后在一个僻静的地
方，我脱下外衣，包好相机，然后
挽起裤腿，赤着上身顺河道而
上。由于刚下过雨，河水特别深，
同时为了不让人发现，有时甚至
还得爬山而行。山很陡峭，在一
个地方因脚下打滑，我差点掉入3
米多高的山崖下。就这样，爬山
涉水，用了近两个小时，我终于来
到游客出事的地方。此时，失联
游客的尸体刚被找到。在救援人
员和民警的介绍下，我成功地完
成了采访任务。

记者的酸涩：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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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3日，在省第十二届运动会上，丁进阳（右）与我市运动员李宝时（中）合影。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